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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以来，有关中国梦的话题，谈论比较频仍，报道
也很频繁，很引人瞩目，这确有其内在缘由。中国梦，它
虽然在不同的使用者那里，有着不尽相同的各自含义，
但显然都是希望与向往的代名，目标与方向的代称。

2012 年 11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大型展览
《复兴之路》时，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就中国梦所作的
理论阐说，尤为简练而精到，他指出：“现在，大家都在讨
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
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
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
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
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
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
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
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
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
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由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中国梦，实际上是用一种
通俗化的形象比喻，对人们的追求幸福生活，国家的走
向富强安康，党实现现阶段的奋斗目标的一个高度浓缩
的形象化概括。这样的中国梦，既包含了个人的具体向
往，更包含了整体的民族意志；既有着物质层面的一定
指标，更有着精神方面的明确指向；既体现为历史的发
展进程，更体现于当下的现实状况。

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讲话精神来看，“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只是中国梦的主要精神内
涵所在，而且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的

“光荣而艰巨的事业”。这种把中国梦化为事业，落到实处
的努力与要求，为人们更好地理解和实现中国梦，提升了
高度，指明了方向，也为当代中国文学确立了新的目标，提供了新的动能。

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对于由新
文学开创而来的中国当代文学来说，自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
解放与复兴而进行的前赴后继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新时期到新世纪以来
的从上到下的为着民族振兴、国家富强而进行的革命性的改革开放大业，
无疑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最为动人的旋律，最为强劲的音符，这些百年来
的民族斗争的历史和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的社会进步，以及由此表现出来
的中华民族的自信、自立与自强，构成了现代至当代社会生活剧烈演变的主
潮与大波，理应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得到更为充分的反
映。这是这个时代赋予文学的神圣使命，也是当代文学人应有的历史责任。

当代文学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商业化、传媒化、网络化等文化元素
的不断介入和发挥作用，在文学创作、文学传播、文学阅读等方面，都发生
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总的来看，文学的表现手法更为丰繁，传播的方式
更为便捷，阅读的取向更为细化，文学的手法与观念更为多元，文学的场域
与空间也更为广泛。但这种多样与多元都更为拓展，分化与泛化都更为“放
大”的文坛，却由此出现了新的问题，那就是不同的写法与方式竞相施展，不
同的趣味与观念交相并行，更主要的取向被遮蔽，更核心的理念不彰显。尤其
是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个人化写作大行其道，并受到追棒；宏大叙事有
所式微，并受到冷落，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文学总体面目上的“繁而不荣，
多而不精”。与此相关的是，旨在反映中国特色的社会现实，尤其是改革开放
30多年来的巨大而深刻的时代变迁，以及这种社会巨变带来的人们精神的
新变的作品，还并不多见；而着力于典型人物形象的精心打造，尤其是写出既
有独特的个性又有凛然的正气，葆有新的时代气息和精神气格的社会主义新
人形象，还显得相当薄弱。这种状况已经到了必须加以切实改变的时候了。

中国梦的提出，为变局与困窘中的当代文学再接地气，重现辉煌，在
一定程度上指明了新的路向，提供了新的能量。文学创作以反映中国梦为
重心，无论是书写百年国人的追梦与寻梦，还是直面当下国人的造梦与圆
梦，这些“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新的群众的时代”，必将成为文学作品最
为重要的内容，从而使文学的现实性得到进一步增强，使宏大叙事得到新
的倡扬，文学在多样与多元的发展之中，将以凸显其民族根性与时代特
性，焕发新活力，释放正能量。

李顺达，是一位已故的劳模。1943年靠着三头毛驴起家，组织
了一个六户贫农参加的互助组，第一个在太行山上举起了“互助
合作”的大旗。从1951年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1952年领受了

“爱国丰产金星奖章”起，模范劳动，已经成了我们的劳模李顺达
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东西。李顺达说：“咱是 1938年加入共产党的，
咱看到了人民的江山是自己打的，社会主义的家业是人民亲手创
的。劳动是咱的根本，群众抬高了咱的威信，咱不劳动怎么能对得
起1938年的党。”

劳模的言语朴素并挟带着一股大山里褐黄色的成熟，让人听来
有一种脚踏黄土的幸福。劳模，也许如今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是太普
通，太寻常了，因此，也少了许多关切和注目。如果我们经历了那个瓜
菜一锅饭的饥馑年代，就会理解像木楔一样牢牢地嵌在一个地方的
劳模，他们为了自己心中的梦想，像一只蜈蚣渐次迈动每个体节的双
足，是用足了力量在劳动。劳模的方向很明确：敢于和任何强大的困
难做斗争，能自觉地在艰苦奋斗中，克服一个困难，再去克服另一个

困难，解决一个矛盾，再去解决另一个矛盾，直到把个人的幸福和人民的幸福融在一
起，直到不断克服困难在实践中获得理想的经验。我们知道每一个地域都有自己的性
子，山水石木，一纵一纵地生长，有的山水它就富饶肥沃，有的山水它生长的杂草就
比农民的粮食要丰收许多。就在这片充满着矛盾和差异的土地上，我们的劳模坚定
着一个梦想，当然这个梦想不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而是通过劳动。山西平顺西沟，
大自然的原色被石头省略到了近乎单调，然而，我们的劳模却把这块风景点染到了
极致，点染出了炫目的光晕：后来的西沟——红了。

1961年，春节过罢不几天，平顺西沟金星人民公社发动社员往秋田送底肥。一
些社员过节的新衣服还没有换下来，不大愿意下茅坑挖粪。李顺达说：“是党员的
和我一起下！”这年正月，西沟村的茅坑底子，上了40亩秋田。金星人民公社的社员
说：劳模都下茅坑了，咱在地上站着脸红！

1960年的秋天，李顺达和金星人民公社的社员在场上打玉茭。突然，遮天乌云
引来了大滴的雨粒，李顺达大步流星往家跑，看到自己家的玉茭上盖了席子，二话
不说拿了就走。在劳模的带领下，满场的玉茭盖了个严严实实。李顺达这才想起自
己家的粮食，怕老伴数落，走到家门口一边搭伴和老伴往家扛玉茭，一边说：“集体的
财产像西瓜，个人的东西像芝麻，西瓜、芝麻全收下；拣了芝麻才抱西瓜，芝麻拣不
完，丢了大西瓜！”老伴说：“你这是讨好我哩，讨好我不叫我多话，我能不知芝麻西瓜
哪个大，可芝麻对咱李家就是西瓜。”李顺达认为老伴是一个糊涂人，大家和小家分
不清，女人的心里永远都装不下一亩三分田。老伴白了他一眼说：“别拿腔作调小瞧
人，以你说这下是弄了个两头儿美呗！”

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是，这并不是说，集体利益和个
人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矛盾。我是在一本发黄的小册子上寻得这个故事，好
的品德是经得起时间打磨的，多少年后西沟人怀念李顺达时，老少的口径是统一
的，遇到任何难事他都以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对李顺达来说，是群众的信任
抬高了自己的威信。在群众来说，是党员的以身作则让他们脸红。在先天的性格和
后天的欲望不断斗争的艰难之中，榜样的力量告诉我们，只有劳动才能开启幸福
的梦想，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核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
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在我们看来，“中国梦”具有三个
特点：主体性、集体性和能动性。“主体性”是指中国梦以中国为主体，承接
中国的历史、文化与传统，以中国人民的奋斗为动力，坚持走中国的道路；

“集体性”是指中国梦的实现需要中国人民的共同奋斗，而不是仅仅诉诸
于“个人”，在这里，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是一个关键问题，个人应将自
己的命运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中国梦”则需要凝聚不
同人群共同的希望与理想；“能动性”是指中国可以拥有自己的梦想，能够
通过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这看似十分简单，但却是我们的先辈在艰苦竭
蹶的奋斗中开拓出来的，也是我们在纷纭复杂的世界格局中必须坚持的。

“中国梦”的提出，凝聚了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梦想，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的发
展已经到了一个新时代。

在新世纪的新时代，可以说我们已经超越了近代以来“启蒙”与“救
亡”的总主题。中国历经一个多世纪的艰难险阻已经浴火重生，“救亡”的
忧患对于今日的中国来说已经并不构成主要的问题了；而对于“启蒙”来
说，在今天也面临着复杂的局面，一方面在我们的社会中仍存在着前启蒙
的依附性关系，另一方面我们也在承受着启蒙的“后果”——“个人化”、

“理性化”与“世俗化”已经造就了更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不少文艺
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理性利己主义者的微妙博弈，可以说启蒙的这一后
果构成了当今社会应该反思的主要对象。1980年代中期，有学者曾以“启
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概括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文化运动，最终以“救亡压
倒启蒙”的结论呼唤新的启蒙。但在我们今天看来，无论是启蒙还是救亡，
都已经无法概括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我们已经走出了近代以来中国史的
一个阶段，必须探索新的主题与方向。而在我们看来，“中国梦”可以说是我
们这个新时代的新主题。当然，这并不是说启蒙与救亡的思想并不重要了，
而是在一种新的视野中，我们可以重构这个时代的思想地图，与救亡紧密
相连的中国革命传统、包括启蒙在内的西方思想，以及传统中国文化，都构
成了当代中国内在意识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将来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我
们必须继承并加以融会创新，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创造新的中国文
化，才能实现中国梦。

对于当代文学的发展来说，应该以“中国梦”为核心和引领，讲述新的
中国故事。当代中国文学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当前不同
层次的文学作品中都显现出了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中国人的
形象正在发生变化，在国外的中国人形象不再是“落后者”，传统中国文化
不再被视为愚昧，而国内的中国人形象也发生了变化，中国人不再以中国
农民的形象为主要代表，而更多地以中国都市中的人群为代表；不少中国
作家开始突破西方文学的规范，探索新的中国美学，更加关注中国人独特
经验与情感的表达。这种种变化，既来自当代中国及其在世界格局中位置
的变化，也来自中国文学承继传统、开拓创新的巨大努力。五四以来，中国
的新文学与中国人民血肉相连，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心灵史，开拓了20世
纪中国人的精神空间，在中国的剧烈变革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这
可以说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传统。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国家的各个
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置身其中的每个人也都经历了这一重要的历
史进程，如果能够真正写出这一巨变，写出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灵史”，将
会是重要的经典作品。在新的时代，中国文学应该继承五四以来的优秀传
统，以中国梦这一新的时代主题讲述新的中国故事，以文学的形式凝聚中
国人丰富而独特的经验与情感，描述出中华民族在新时代最深刻的记忆，
并想象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与未来。

“中国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的理想，
是中国力量、中国精神的凝聚。“中国梦”如春潮般在神州
大地涌动，在人们心间激荡，它同时也拨动了每一位作家
的心弦。

2012年11月25日，我国自主设计生产的歼15舰载战
斗机在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成功起降的消息，成
为举国上下热议的焦点。然而，万万没有料到的是，隔日
中午，刚刚下舰的歼15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突发心肌梗
塞，不幸殉职。

荧屏上，我看到了罗阳离舰时的画面，他疲惫而悲壮
的微笑，深深地感染了我。于是，我两次前往沈阳罗阳工
作与生活过的地方，去寻找罗阳的足迹，去感悟罗阳的精
神。在这里，我看到了罗阳与航空人们、与所有的科技知
识分子们，紧盯着世界最为前沿的科技，前倾着身子，在
紧追、在迅跑……他们用生命诠释了航空报国的伟大宗
旨，用忠诚践行着强军富民的神圣追求。

罗阳说：“沈飞是共和国航空工业的‘长子’，长子，就
要勇于挑重担，敢于负责任，就要干出个长子的样子来！”
我说：“罗阳是国家的儿子，为了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复
兴，他殚精竭虑，死而后已。”我将这部写罗阳的报告文学
取名为《国家的儿子》。

其实，“中国梦”、“强军梦”的伟大梦想，一直激荡在
祖国人民和军队将士的心中。

自鸦片战争100年来，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坚船利炮屡
屡打开中国的国门。仅 1842年到 1911年的 69年间，晚清

政府在炮口威逼下，被迫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竟达500多
个，台湾、香港等被割占；被勒索赔款加上延期利息，高达
16亿两白银。甲午一战，清朝政府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
军覆灭，中国海军从此一蹶不振。

为了守住国门，为了不再忍受帝国主义的蹂躏，中国
必须建立自己的海军。

1949 年 4 月 23 日，在百万大军强渡长江的隆隆炮声
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泰州白马庙诞生。此后，张爱
萍、肖劲光等海军将领，带领那些刚刚从硝烟战火中走来
的“黄军装”们，让舰旗鼓荡起猎猎雄风，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用了5年多的时间，建设起一支能与国民党海军相
抗衡的人民海军。

最近，我正在创作一部反映人民海军初创时期建功
立业的报告文学。从走进这段历史的第一天起，我的脑海
里经常出现的便是“筚路蓝缕”、“艰苦卓绝”这些词语。老
海军黄胜天告诉我，1949年4月24日清晨，站在八圩港码
头上等待渡船，准备渡江去接收江阴要塞。张爱萍点了点
人数，高兴地说：“同志们，我们先头部队人员全部到齐
了，5名干部加 8名战士，一共 13人——这可以称之为全

世界最小的一支海军了！”片刻，他又激情满怀地补充道：
“13个人，13万兵马啊！”

这是张爱萍当年的“海军梦”，为了梦想成真，几代海
军官兵孜孜以求，百折不挠。正因为有了美好的“海军梦”，
经过65年的建设，人民海军已经初步发展成为一支多兵种
合成，具有核常双重作战手段的现代化海上作战力量。

写好罗阳的“航空梦”，写好海军官兵的“海军梦”，就
是放飞“中国梦”，对于作家来说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思想解放的激发下，迎来了第
一次报告文学的巅峰；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报
告文学更看重探索与反思；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迅
速，中国人心中荡漾着一种盛世情怀。报告文学敏捷地呼
应这种政治与时代的需要，一些“宏大叙事”、“大国情怀”
的作品应运而生。而今，在“中国梦”成为时代主题的同
时，它也为报告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再一次崛起的机会。伟
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我们已经听到冲锋号了，我们
将以战斗的姿势，再一次发起冲锋。

“中国故事”是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进程中所创作的，因此，写好“中国故事”，我们必须拥
抱时代，贴近生活，深入到民众中去，用心去感悟、去捕
捉，发现震撼心灵的创作题材。写好“中国故事”，既可以
用“宏大叙事”，也可以用“微观叙事”，关键的是要采用各
种文学笔法，将故事说得生动，将故事写得感人，让“中国
故事”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的“一面镜
子”，成为激励人民、推动时代前进的一种动力。

梦想意味着一种期盼，一种志向，同时
也是一种能让人为之追求的目标。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就应该有这样的志向和目标，
惟其如此也才会有更高远的眼界和更宽广
的胸怀。可以这样说，一个胸无大志的民族
是不会有大出息的。

中国梦，正是为我们指出了这样一个
远大的志向。

就文学而言也是如此。应该说，今天是一
个张扬个性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写作者越来越
注重个人的感受和情绪。这对于走向多元的
今天当然不失为一件好事。但同时带来的问
题是，我们个人的视野和接触生活的层面毕
竟有限，这也就决定了每一个个体的思考和
情感的局限性。于是，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就
出现了一种现象，似乎思想的宽度在逐渐收
窄，厚度日趋变薄，渐渐就像蝴蝶的翅膀一样
鲜艳夺目而又轻薄娇嫩，脆弱得不堪一击。

坐在书斋里的所思所想当然不会是生
活的全部。我们的书房哪怕高居三十几层
的建筑之上，目力所及仍是有限的。我曾在
中蒙边境的大草原上接触过我们的边防武
警战士，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令人难以想
象。一位当地的边防站长流着泪对我们说，
他的战士们在草原上，夏天是最危险的，每
到雨季草原上经常会有落地雷，几乎每年都
会有战士因此献出生命。而在戈壁滩上，有
一个叫“蒜井子”的边防派出所，据说是中国
最边远最艰苦的边防所之一，那里不仅缺
水，甚至连草都不长，是一片真正的不毛之
地。在那里驻守的边防战士经常几个月见不
到一个人。他们的所长对我说，他的战士由
于长年驻守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远离现
代生活，几乎连说话的功能都退化了，极偶
尔地到旗里去办一次事，走在马路上甚至连
过往的车辆都不会躲。而我在中缅边境遇到

的一位普通的缉毒武警侦察员，
据说他的人头在境外毒枭中已
经明码标价 100万。他的身上永
远带着手枪，汽车的后备厢里永
远放着一支微型冲锋枪。他对我
说，他在街上走路都经常要倒着

走，不知什么时候就会从哪个角落里冒出危
险。我们的这些边防武警战士，他们默默地
驻守在边防线上，默默地工作在缉毒的第一
线，他们是为了什么？他们的心里在想什
么？他们的目标和志向又是什么？

我想，中国梦，应该为此做了最好的诠释。
可以这样说，中国梦的提出为作家拓

展了视野，也开阔了胸怀，使蝴蝶的翅膀变
成了鹰的翅膀——正如一位诗人所说，因
为有了鹰的翅膀，才可以站在风的肩膀上，
看得更高更远。而更重要的是，也为我们提
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或者说为作家
的思想和情感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曾
经有人说，小说既然被称之为“小说”，它就
并非“大说”，而既然不是“大说”也就不一定
非要写“大故事”。但风花雪月，春草夏荷，秋
雨愁思，情爱恩怨，这些无论从体积还是重
量上都看似规模不大的题材，如果放到这个
全新的参照系中，应该也就不是“小故事”
了。小说，同样可以讲出“大故事”，这关键要
取决于写作者的思想。而写作者的思想，又
取决于他视线的高度和胸襟的宽广程度，同
时也取决于他的思维方式。在我们的小说
中，并不一定每一篇都鼓荡着具体的民族复
兴、国家富强的激情，但我们的心中要有这种
意识；并不一定每一篇作品都具体描写如何
让人民幸福，让社会和谐，但作为一个文学工
作者应该有这样的担当和责任感。也只有这
样，才能用小说真正写出“大故事”。意大利作
家卡尔维诺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曾说，只有
准确才是最优美的文字。“大故事”也同样要有
准确的文字，要有蝴蝶翅膀那样鲜艳夺目的色
彩，要有轻薄而纤细的精致，但它更要有鹰的
翅膀那种坚硬与强壮。站在风的肩膀上，是需
要强健的体魄和超乎常人的能力的。

中国梦，可以为我们提供这一切。

就在刚刚过去的清明节假期里，我
读了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贾大山小说精
选集》，感慨良多。这是一位我从不了解
的作家的作品，里面描述的是我并不熟
悉的时代和生活，但读完之后，我不得不
心生敬意——它们是真正的小说，在文
字的背后，我触摸到一位真正的小说家
的灵魂，独立、清醒、细腻、悲悯。我想，一
个真正的写作者理当如此。

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应该用作品说
话。无论他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都应
该坚持用作品说真话。每个时代有每个
时代的话语，而写作者努力追求的，是在
时代话语的潮流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看作
家贾大山的作品，我听到了他在那些已经
远去的时代话语中发出的、保持独立思
考、又满怀深情的声音。他有着清晰的价
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不仅仅来源于时代
话语，更是发自内心的。正因如此，才会历
经时间的淘洗，依然深沉感人。

如今，“中国梦”成为新的时代话语，
作为年轻的写作者，我们该如何理解，如
何面对？作家贾大山用他的作品启发我
们：对，就是这样，满怀深情，独立思考，有
清晰的价值判断，用作品说话，说真话。

在我们的作品里，理当有真实的中
国，真实的中国人，真实的中国梦。事实
上，中国梦一直存在于中国人的心里，存
在于中国的广阔土地上，从未缺席过。在
时代的变化中，中国人一直在思考着，摸
索着，实践着，调整着，尝试去建造一个
理想中的中国，更好的中国。这个过程经
历了曲折跌宕，却始终坚定不移。这是源
自人们内心的愿望，我们对我们生长的
这片土地饱含深情。

要写中国梦，应当先写中国情。这份
情感，不仅仅赋予拥有辉煌文明的古代
中国，那个历史记忆中的中国，更应该赋
予不断发展中的当代中国，这个我们身
边的中国。

在我们身边，随着时代的发展，媒体
舆论、网络文化拥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
和影响力，信息多元到让人眼花缭乱，清

晰的价值判断不断被消解、模糊，最终变
成一种被塞满的虚空。人们在其中自由
游荡，却又无所适从。一方面，人们渴望
更加没有限制的自由，另一方面，却又情
不自禁地怀念着那些有信仰的年代。中
国梦的提出，是对价值观的重建，是对一
种有着清晰的价值判断的生活方式的重
建，是对独立思考的思维方式的倡导。正
如贾大山的小说里所体现的那样，我们
应当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生活中的人
与事有所判断，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而
不是更糟。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个写
作者，我们更加需要以一种独立自主的
方式，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当下的中国，观
察它的得失，思考它的取舍，感受它的乐
与痛，投入我们的光阴与生命，去记录和
书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人
心的微妙与人性的坚强。

能在这样一个伟大进程中做一个记
录者与书写者，是幸运的。一个民族的复
兴之路并不容易，每一个中国人，都在这
个进程中各自承担。作为一个写作者，我
们能做的，就是用作品说话，说真话，告诉
大家：这个中国，是值得我们深爱的，这个
中国，是值得我们在此努力生活下去的。

我发自内心地这样去想，并且相信
着。

在这个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一
代又一代孩子正在出生、长大、成人，他
们将在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和一个更加
一体化的世界里成长。他们在成长为一
个中国人的同时，也将成为一个世界人。
这将是他们面临的命运。当他们走向世
界，和其他国家的孩子们站在一起的时
候，除了肤色和语言，还有什么东西能让
人们辨认出他们来自中国？

希望他们的童年记忆里，不仅有丹
麦的《安徒生童话》、美国的《夏洛的网》、
英国的《哈利·波特》、日本的《窗边的小豆
豆》，还有一个又一个的中国故事。在这些
故事里，有他们的家乡，他们的亲人，有和
其他国家都不一样的中国气质和中国理
想。希望他们的心里，依然有个中国梦。

作为一个儿童文学写作者，任重而
道远。我们只能更加勤奋地去思考，更加
努力地去写作，结子吐蕊，用作品说话。
愿我们能用作品把心中的中国梦变成一
颗颗种子，种进他们的童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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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与文学创作笔谈

每个人都有梦。13亿中国人有
13亿个梦。就连吃奶的孩子也有梦。

在梦里，孩子大口吃着妈妈的
奶。母乳最健康，不需要去香港抢
购，不担心是假名牌，更不会有三氯
氰胺。而孩子的妈妈也有自己的梦。
她希望孩子生病时能看得上看得
起，孩子长大后能有幼儿园上，还能
有好的小学好的中学上，将来能考
上大学，有个好工作找个好媳妇，而
这一切都要以经济为基础。于是她
点燃一炷香，祈祷自己的丈夫身体
好工作好多挣钱。而她的丈夫此刻
也正怀揣梦想，风里来雨里去，为他
所从事的事业跟单位的同志们一起
努力奋斗期盼成功。这个事业是国
家的重托，也是他个人的追求。他希望国家
发展了，自己也得到提升加薪，因为他理想
的担子还很重，想买房，还想买车，不但下
有小且上有老，抚养孩子赡养老人，小康之
家的幸福全靠他。而他年迈的父母同样有
自己的梦，不但希望养老金能增长从而减
轻儿女的负担，更希望社会平安家庭和睦，
自己能活得硬朗不请保姆不给人添烦，同
时希望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想练字想画画
想去广场唱歌跳舞还想写写回忆录，把一
辈子的甜酸苦辣凝固在纸上留给儿孙……

这样的亿万中国百姓的理想梦成功
梦致富梦，是最真实最具体最可信的梦。
也正是这样一个又一个平凡的每个人都
有的梦，构成了伟大中国梦的辽阔天地和
坚实主力。亿万中国百姓寻常梦的圆梦之
日，就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
伟大中国梦实现之时！正如习主席所说：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是民族的
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每个中国人都有梦，为我们的写作打
开了一扇大门，找到了一股清泉，为推动
和繁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开辟了宽广道
路。每个梦，每个追梦的过程，每个梦的实
现，都有人物和故事，都有起承转合，都有
正能量释放，都是这扇大门里的故事，都
是这股清泉中的浪花。

深入生活，走进生活中的人物特别是
普通百姓，了解他们心中的梦，探究他们追
梦的艰辛，体会他们平凡中的伟大，是写好
中国梦讲好中国故事的法宝，也是文学创
作的老路。走好老路写出具有时代特色的
新故事，我们需要付出。

前年，我三进塔克拉玛干沙
漠，采访一位坚守沙漠公路水井房
的农民工邓师傅。在这个被称为死
亡之海的地方，邓师傅夫妻俩为了
浇灌沙漠公路的绿化带，驻守在人
迹罕至的大漠中，带着他们的一条
叫小沙漠的小京巴，看管 004号水
井房，过着没水没电没菜吃的日
子，一干就是 10年！我跟他们一起
劳动，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听他
们讲小沙漠的故事。在这里，小沙
漠就是他们的孩子、他们排遣寂寞
的开心果。再苦再累再荒凉，只要
看到他们管护的 16万棵沙漠绿植
在风中摇曳多姿，挡住流沙护住公
路，他们就高兴，就有说不完的话。

因为，这全长522公里的公路是世界上最长
的沙漠公路，保护好这条公路就是他们的
中国梦。邓师傅说，只是可怜小沙漠了，整
天跟我们一起下地劳动，却没得肉吃，跟我
们一起吃白饭。我们劳动间隙，小沙漠就跑
到我身边来，让我抱，把我的10根手指头当
香肠试吃，一根吃过来又重新吃。我说，小
沙漠，下次我从北京回来，一定给你带好
多香肠。后来，我第三次走进塔克拉玛干，
带了两大包双汇火腿肠，我还没下车就喊
小沙漠小沙漠，我来了！香肠来了！可是却
看不到它可爱的小身影。邓师傅开门出来，
抱着我就哭。原来，3天前来了一车旅游的
人趁乱偷走了小沙漠。邓师傅悲伤的哭声，
让沙子听了都掉泪。后来，我写了报告文学

《004号水井房》。《北京日报》发表后《人民
日报》再发，获得中国新闻奖报告文学金
奖，一家电影公司正在改编电影。

去年以来，我深入浙江公安和济南部
队，看到火热的生活，听到感人的故事，深
感中国梦深入人心，到处都是好故事，个
个都有中国梦。真的，写都写不过来！一打
开电脑，这些生动的中国梦的人物和故事
就跳出来，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绝招。
我接连写了《王所长摆摊儿》《政委打井》

《敲起锣来唱大戏》《老郭开茶馆》《亲，我
带你找到回家的路》等多篇报告文学，发
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书写百姓的
中国梦，传递为实现中国梦而踏实苦干的
正能量。很巧，今天的《人民日报》又发表
了《菊儿下乡》，还是老百姓的中国梦。今
后，我还要继续深入生活，写好百姓的中
国梦。这也是我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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